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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清晨，薄雾笼罩高黎贡山的高山草甸。灰色
巨岩旁，高山植物泸水塔黄正积蓄力量，静待 30 多年
唯一一次的绽放。在哀牢山深处，羽色鲜艳的绿孔雀
在林下空地觅食，姿态优雅闲适，忽而展开硕大的尾
屏。春城昆明的滇池之畔，虽然红嘴鸥的大部队已经
北上，仍有几只“掉队”的“精灵”在湖面掠过……

这里是云南——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
之一，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它以占全
国 4.1% 的国土，庇护着全国 50% 以上的野生植物种类
和野生脊椎动物种类。

人与万物，如何共享同一个家园？“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从新物种不断被发现，到珍稀
濒危物种的系统守护，再到让保护成为社会共识，云南
正在用行动作答。

发现——
探索生物多样性“宝库”边界

塔黄是高山上最“低调”的明星。平日里如一棵大
白菜般不起眼，开花时却会长出高达 1.5 至 2 米的花
序，在流石滩上远观如金色宝塔。

1855 年，达尔文的朋友、后来成为英国皇家植物园
主任的虎克首次发现并向世人介绍了塔黄。170 多年
来，学界一致认为塔黄只有一个物种。

但 2018 年底，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宋波在翻看朋友圈里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泸水分局工
作人员发的一张照片时，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张照
片里的塔黄，跟我认识中的塔黄不太一样——更‘娇
小’，分布的纬度和海拔也不同。”

“只有熟识旧友，才能认出新知。”宋波 2010 年起
便开始研究塔黄，熟悉中国西南等地的大部分塔黄居
群。这也让他得以在茫茫山野中，捕捉到那一丝“不
一样”。

他当即记录数据、采回标本。一个念头越来越清
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那么，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塔
黄，都是同一种塔黄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团队从 2021 年起大范围
采集塔黄样本，包括 20 多个分布在云南、四川、西藏等
地乃至尼泊尔的居群。这一过程，与风雨为伴，充满
艰辛。

发现新物种的过程，表面看是“碰巧”，实则是长期
积累后的水到渠成。不过，从“意识到可能是新种”到

“正式发表”，中间还有两次“惊险的跳跃”：一是从野外
采集到完整的标本——叶片、花、种子、根，缺一不可；
二是在实验室完成反复比对和分子测序，确认它从未
被记录过。然而，自然节律决定，采集无法“一次就
成”，而是一条漫长的时间线。

“高山植物的花期很短，每年花期还可能有变化，
不确定性是常态。”宋波说，另一种挑战，则是天气变换
和高原反应的风险。野外考察常需深入高山峡谷，长
途跋涉。他记得，一次在滇西北高山上采集样本时，突
然下起冰雹，四顾之下只有躲进旁边一处低矮的岩石
洞，勉强遮身。

团队花费数年时间，采集了 18 个塔黄居群的上百
份样本。综合形态学特征与多基因分子数据分析，研
究团队发现，过去被认为是单一物种的塔黄，实际上包
含 4 个独立物种。因此，除分布在中喜马拉雅的原本
为塔黄的物种，团队共发表 3 个塔黄新物种，并为在高
黎贡山发现的塔黄，以模式产地命名为泸水塔黄。

“这说明，塔黄是一种‘被低估’的植物。”宋波说，
塔黄的物种多样性，不仅丰富了我国高山植物多样性
认知，更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不只是塔黄，新物种的发现，能够增加对生物多样
性本底数据的认识，不断拓展生物多样性“宝库”的边
界，同时也可能成为人类应对不确定性时重要的基因
资源。

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类型，孕育了极高的
物种多样性。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到滇南疣螈，从大
围山梧桐到文山兜兰……广泛的科学考察和资源调
查，成为发现新物种的重要途径。

2025 年，云南完成近 40 年来对苍山区域最全面、
最系统的一次“综合体检”。苍山综合科学考察首次系
统摸清了苍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本底家底，累计发现
新记录物种 1000 余种，创下云南近 20 年来一次性发现
新记录物种数量之最。

识物种之名，方知共生之重。通过开展科学考察、
资源调查及普查的方式，云南不断刷新生物多样性“宝
库 ”清 单 。 据《云 南 新 物 种 新 记 录 种 名 录（1992—
2020）》统计，1992 年至 2020 年，云南省累计发现新种
3718 种，其中新物种 2519 种，新记录种 1199 种。

守护——
系统性“养回”珍稀濒危物种

在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的恐龙河州级自然

保护区，清晨的哀牢山河谷边缘，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副研究员吴飞和护林员突然停下脚步，屏住呼
吸。前方不到 10 米，一只雄性绿孔雀悠闲地踱步而
出，它的脖颈闪耀着金属绿光泽，长尾拖曳如华丽的
裙摆。

这是吴飞倍感欣慰的时刻。“绿孔雀是非常警觉的
动物”，吴飞说，“野外遇到它们，过去常常是只闻其声、
不见其形。”而如今，距离不到 10 米的“照面”，不仅意
味着野生种群在健康增长，更意味着绿孔雀对人的信
任度在增加。

绿孔雀头顶直立冠羽、身背绚丽覆羽，脖颈羽毛像
古铜色的鱼鳞，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经，
由于人为活动干扰等原因，其野外种群一度下降到不
足 500只，仅分布于云南中部和南部少数区域。

上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鸟
类团队首次对绿孔雀种群数量开展系统调查。随后，
在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支持下，团队与地方林草局及
保护区合作，持续推进绿孔雀系列调查与保护。近年
来，通过划定监测样方、布设红外相机和声纹设备等方
式，日复一日地守护着这些“山中精灵”。

2025 年 4 月，大理巍山青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
区传来喜讯：人工繁育的绿孔雀在模拟野外环境中成
功产下 4 枚卵并孵化出 4 只雏鸟。这是云南保护绿孔
雀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绿孔雀种群数量的增长，靠的是‘两条
腿’走路，一方面是野外种群保护，另一方面就是人工
繁育技术突破。”吴飞介绍。随着保护进程的推进，我
国境内的野生绿孔雀数量稳步增长，据 2023 年数据，
已增长到 850只左右。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两条腿”走路，联动政
府、科研院所、护林员队伍与社区共管，是云南开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实践经验。走进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
园”，一株株看似不起眼的植物，背后都有惊心动魄
的故事：一度被认为灭绝的漾濞槭，重新发现时只剩
5 株；起源于 1.4 亿年前的古老植物华盖木，野外调查
时只发现 52株……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是指分布地域狭窄、种群数量
极少、随时面临灭绝风险的野生植物，保护它们对于维
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云南省林业
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杨华说。

在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专项项目等支持下，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孙卫邦团队联合基层林草工作
者，逐一对每种极小种群植物开展系统研究：首先查清
资源本底，摸清分布范围、繁育生物学特性、濒危原因，
其次构建迁地保护种群，进行人工扩繁，最后实施种群
增强与野外回归。

系统性保护之下，超 2 万株人工繁殖的华盖木幼
苗回归滇东南大山，植株保存率达 75%。2022 年，华盖
木被移出《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

杨华介绍，“十四五”时期，云南突出旗舰物种和极
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系统推进救护繁育、栖息地改
造、就地保护、迁地保护等工作，国家重点野生植物、陆
生野生动物种数保护率均达到 85% 以上，漾濞槭等 30
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脱离灭绝威胁，亚洲象、滇金丝
猴、绿孔雀等种群数量大幅上升，雪豹重现彩云之南。

对话——
凝聚可持续保护的源源动力

专业保护力量在行动，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来不
只是科学家的事。

每年深秋，成千上万的红嘴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
飞抵昆明。这群冬日“精灵”在滇池、翠湖、盘龙江边翩
翩起舞，与市民亲密互动。每到这时，官渡区王官湿地
公园里，一个身影会准时出现在滇池边。他是矣六街
道红嘴鸥义务监督员张利云。每日清晨，他都趁上班
前来喂红嘴鸥，来“见见老朋友”。

但 1985 年，4000 多只红嘴鸥首次飞临昆明时，人
鸥之间的关系远不如现在和谐。红嘴鸥不敢靠近人，
市民好奇又担心。“红嘴鸥进城是好事还是坏事？”“它
们从何而来？来年是否还会再来？”……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当时在云南大学生物系任教
的王紫江与同事率先开启科学调查。1987 年，王紫江
又牵头成立了“昆明市红嘴鸥协会”，后更名为“昆明鸟
类协会”，长期配合林草部门面向社会开展科普工作。

“不要小看可爱的红嘴鸥，他们从蒙古国西部的乌
布苏湖，俄罗斯贝加尔湖、雅库特地区和我国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的博斯腾湖附近迁徙而来，最远迁徙距离超
6000 公里。”王紫江说。

每年冬季，昆明鸟类协会秘书长、云南大学生态
与环境学院讲师赵雪冰都很忙碌：到学校进行公益讲
座，帮助孩子们认识“远方的朋友”；组织志愿者在
红嘴鸥聚集区设立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呼吁文
明观鸥……

“保护不是专家关起门来做研究，而是要让每个人

都参与进来、感受到‘与我有关’。”赵雪冰说，如今每年
到昆明越冬的红嘴鸥数量稳定在 4 万只左右，红嘴鸥
已经成为昆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张“名片”。

保护，不只一座城的努力。在研究红嘴鸥迁徙的
过程中，云南大学科研人员多次赴俄罗斯西伯利亚贝
加尔湖等地开展实地调查，追踪红嘴鸥迁徙路线、种群
结构与繁殖生态。

“我们与迁徙地国家的科研机构加大合作，及时交
换候鸟栖息地生态环境数据，了解红嘴鸥的迁徙进程，
适时采取保护措施。”赵雪冰介绍。

近年来，云南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实施意见》，更新发布《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4—2030 年）》，与周边国家地区
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等国际机构在生
物多样性跨境保护、国家公园建设、生物安全、外来入
侵物种防治、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等领域开
展交流合作。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守护生物多
样性这座无价的“宝库”，也是在守护人类与万物共享
的唯一家园。

    5月 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如约而至。今年的
主题为“护一方生灵 泽万物共荣”。如何共同推进生
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受到全球关注。在中国，
一种独具东方智慧的守护实践正在开展——从自然保
护地体系的构建，到珍稀濒危物种的系统守护，再到
新物种的持续发现，每一步都凝聚着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深刻思考。
    本期，我们一起看看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
省份之一——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在天地之
间，倾听生命的回响，探寻这条守护之路何以铺就、
通向何方。

——编者  

万物共生的中国之道
——“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特别报道

云南：

守护生物多样性的“三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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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丧失已被联合
国列为全球三大环境危机之一，
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
人类究竟有没有能力扭转这场
危机？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实践
铺就一条探索之路。

这条路，为诸多物种带来
命运的转机。

曾被宣告“野外灭绝”的长
江鲟，去年在赤水河首次实现人
工投放亲鱼的野外自然繁殖。
科研人员难掩激动：“这个结果
远超预期。”时隔 85 年，曾疑似
野外灭绝、仅分布于滇东南的
珍稀植物周氏碎米荠，在云南
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
发现并得到就地保护。大花石
蝴蝶，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近年来，
中国科学家在实验室培育出了
一大批大花石蝴蝶幼苗，并移
栽到该物种的原生境——云南
蒙自。今年初夏，江苏盐城湿
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
历史性突破，首只在滨海盐沼
生境中自然孵化的朱鹮雏鸟顺
利破壳诞生。这是我国东部沿
海首次成功实现朱鹮野外自然
繁育，标志着这一国家一级保护
濒危物种，在盐城历史原生分布
区完成了从区域性绝迹到种群
逐步恢复的关键性跨越。

一 个 又 一 个 物 种 的 回 归 ，
绝非偶然，得益于一整套系统
性制度设计。

2011 年 ， 中 国 首 次 提 出
“生态红线”概念，2022 年全面
完成全国陆海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优先将生态功
能极重要区域、生态极敏感脆弱区域等区域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截至目前，中国共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总面积约 319 万平方公里，守住自然生态安
全的边界，夯实国家生态安全的根基。

目前，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已经覆盖 18% 的国
土面积，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总数已经超过了 1 万处，超
90% 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部分珍稀濒危物种野外种群
逐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 于今年初正
式施行，标志着中国历经十年试点探索的国家公园事
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法典》 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
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法典化、体系化的新
阶段。

观察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路径，一个突出特征
在于其系统性——不局限于个别物种抢救，不是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治理，而是对整个生态系统加
以修复和保护。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是不可逾越的边
界，自然保护地体系确立的是整体保护的空间，《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
典》 等提供的是法治保障。不少物种的回归与新增，
正是这些制度、法规落实的体现。

这条路的意义不限于中国。放眼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还面临着栖息地破碎化、资金短缺、保护与发
展之间如何协调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实践提供
了一种有价值的参照。

作为主席国，中国成功举办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推动达成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新蓝图。2021 年，中国宣布成
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自 2024 年 5 月正式启动以来，
基金已全面投入运作，并取得了多项关键成果，为全
球共同行动注入了新动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
任英格·安德森评价称，中国为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
贡献，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关键的领
导作用。

当然，这条路依然漫长。部分物种栖息地破碎化
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
压力依然存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仍面临诸多
挑战。但中国的实践证明，只要方向正确、制度有力、
行动持久，生态向好、物种回归的趋势就不会改变。

这条路，是一条生命之路，通向万千生灵的美好
明天，也通向人类共同的未来。


